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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百年不孤》专辑　主持人：河北大学刘起林教授

［主持人语］湖南安化籍作家陶少鸿，已有４０余年的创作生涯。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他就以中篇小
说《梦生子》和长篇小说《男人的欲望》驰名文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其长篇小说《梦土》进入“茅盾文学
奖”初评入围的２５部作品之列；２０１０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梦土》的修改本《大地芬芳》。进入２１世
纪以来，其创作更是呈蓬勃之势，先后出版了《溺水的鱼》《花枝乱颤》《抱月行》《郁达夫情史》等长篇小说

和《花冢》《天火》《生命的颜色》等中短篇小说集。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了其堪与《大地芬
芳》相媲美的长篇小说《百年不孤》。作品聚焦百年中国乡绅文化和乡贤人物的历史命运，出版后在业界获

得良好反响，被誉为“《白鹿原》之后另一部中国乡绅兴衰史”，２０１７年初在北京举行了首发式，８月在湖南
常德市召开了高规格的作品研讨会。本期“湖南作家作品研究·《百年不孤》专辑”，特邀北京、广州和香港

三地多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百年不孤》进行了深入阐释，以期进一步深化对这部长篇新作的研究。

“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

———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周会凌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３０３）

［摘　要］长篇小说《百年不孤》在立体呈现南方乡土日常生态的基础上，正面铸造“乡绅形象”，展现出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
生范式，揭示了乡绅文化通过“人心”影响乡村的精神法则，讴歌了中华文化的德、善基因，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情怀及对

“乡土中国”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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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会凌：“乡绅形象”的正面铸就与“乡土中国”的文化沉思———论陶少鸿长篇小说《百年不孤》

　　作家陶少鸿的长篇小说《百年不孤》立意审视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沧桑及其相应的乡土生
态，因此，作品的时空跨度极为开阔，涵盖了中国近

现代的重大历史时期，诸如大革命、抗日战争、国共

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改

革开放等等重大历史事件。小说书写了岑国仁这

一乡绅人物的个人命运史及岑家的百年家族兴衰

史，展现了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风云与中国乡土社

会现代化变迁，体现出作者浓厚的乡土人文情怀与

对“乡土中国”深刻的文化沉思。

　　一　乡绅形象的正面书写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中，乡绅阶层是一个

重要的存在。著名历史学家周锡瑞对“乡绅”的定

义是：“曾经为官的地方精英，或通过科举考试但从

未入朝为官的举人老爷，以及其他以财富和地位成

为各自地方显赫人物的缙绅。”［１］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乡绅形象并不少见。

乡绅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但在不同的文本

中其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有很大的差异性，亦由此折

射出这一特殊阶层在历史现实与文学叙事中的命

运沉浮。像鲁迅作品中就塑造了不少丑陋、保守、

外强中干的乡绅形象，他们在大时代的巨变之中已

然失去了在乡民之中的威权，如《阿 Ｑ正传》中呵
斥阿Ｑ“你也配姓赵”的赵太爷、《孔乙己》中只是
因为孔乙己偷了自家的书就将其腿打断的赵举人、

《狂人日记》中用阴冷的目光密切注视狂人的赵贵

翁，还有《风波》中怀旧保守的赵七爷、《祝福》中极

其冷酷的鲁四老爷、《离婚》中虚张声势的七大人

等。鲁迅小说中的这些乡绅形象往往是传统乡土

社会中的压抑性力量，以自身在乡土社会中的文化

控制力来对乡民实施思想“规训”与精神“惩诫”。

如果说鲁迅是借否定那些顽固的守旧者与封建卫

道士一类的乡绅形象来实现启蒙叙事，借以批判传

统文化，那么在革命文学中的乡绅形象则更多地是

被固化为“土豪劣绅”，如叶紫的《丰收》中的何八

爷、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中的李敬斋之流，都

被想象与塑造为阶级斗争中农民天然的敌对力量，

革命叙事以乡绅阶层的阶级属性彻底遮蔽了其文

化属性。这种将乡绅形象作为“阶级敌人”的政治

书写模式一直延续到“十七年文学”时期。

而沈从文笔下湘西边城世界中的乡绅形象，却

是与鲁迅所塑造的丑陋保守、外强中干的乡绅形象

以及革命文学中固化的“土豪劣绅”形象截然相反，

他突显出乡绅身上自然优美的人格以及美好的民

族品德。如《边城》中“欢喜结朋交友，慷慨而又能

济人之危”［２］的团总顺顺，还有《长河》中“为人义

道公正”的商会会长滕长顺，他们往往具有较强的

地方自治观念，仁爱有德，开明务实，热心地方公益

事业，受到乡民敬重，呈现出乡绅的正面形象。长

篇小说《百年不孤》承续的正是沈从文笔下对于南

方乡土中的乡绅形象的正面书写。

《百年不孤》是一部反映中国乡绅命运的小说，

作品中展现了岑吾之、岑励、岑国仁一门三代乡

绅形象，重点塑造了岑励、岑国仁父子这样的中

国乡村社会中典型的乡绅形象。小说中，岑家的祖

辈岑吾之是创业奋斗者，靠木材生意发家后，他捐

建石板街和风雨桥，设义仓赈济灾民，捐学田资助

学堂，因而成为当地乡人心中声望极高的善人“吾

之公”。父辈岑励是守业者，他是晚清秀才，在双

龙镇中以德行而服众，常常在诸如民间赛事、弟兄

分家、邻里纷争、田地买卖、家庭龃龉等乡村社会中

的大小事务中作为德高望重的“中人”来作见证、评

判，或是调解。子辈岑国仁是不同于自己祖父、父

亲的乡绅形象，他身上带有时代与新思想的烙印，

是乡绅文化的新一代继承人。他受过新式教育，曾

给县长当过秘书，因为不忍时常见到杀人而弃官逃

回故乡双龙镇。回归乡土后的他，学习父亲耕读传

家，为善乡里。他成立“育婴会”，凡家境贫困的人

家生了女孩就资助一石谷的养育粮，为的是减少乡

间溺弃女婴的恶习；他承续家族传统，在灾荒之年

开义仓救济灾民；他在乡间大小事务中秉持公义，

坚守向善崇德的精神。岑国仁一生远离政治党派，

选择做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在漫长的岁月中凭借自

己的品行，像自己的父亲与祖父一样成为了双龙镇

的乡村精神领袖。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乡绅“在乡村社区的活动

局限于传授儒学、教化乡民、调解民间纠纷、倡办公

益、救济困乏等王朝许可的范围之内，很少有越轨

行为。他们的威权也主要来自其个人的德行、学

问、身份与家族的荣耀［３］”。因此，乡绅虽不是官，

但却是乡村世界的秩序维护者与道德坚持者，也是

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往往坚守儒学思想

价值体系，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乡土社会中教化民风

的榜样与领袖，因而获得一种话语的权力。《百年

不孤》中，岑家三代乡绅正是如此而为，凭借岑家几

１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０期）

代人为善双龙镇、造福乡邻，因而获得了家族荣耀

与地方声望。小说中结尾处颇为意味深长。岑国

仁的孙女岑晓红这一代，在改革开放中创业致富，

依然传承自己家族的德与善，成立了“国仁慈善基

金会”。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视为传统乡绅文化

在新时代中的一种精神延续与现代转型。

乡绅这一特殊阶层的背影已然在历史的进程

之中逐渐消失了，那些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绅形

象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更多是表现出负面

特质。书名出自孔子《论语》中“德不孤，必有邻”

一语的《百年不孤》，堪称是对乡绅形象强有力的正

面塑形，其试图以更为自由与多元的视角去还原历

史、塑造真实而立体的乡绅形象，以历史想象与文

学书写去留存与铭记“乡绅”这一独特阶层所具有

的文化属性与精神人格，突显其所承继与发扬的中

国传统文化精神———善与德。这是以文学的方式

对乡贤文化的一种重建，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根

的一种接续与葆养。

　　二　乡土精神坚守下的人生范式

作者陶少鸿笔下的小说主人公都有一种难以

割舍的“乡土情结”，从他上一部长篇小说《大地芬

芳》中那位一生追求“土地梦”的农民陶秉坤，到这

一部《百年不孤》里塑造的岑国仁，莫不如此。岑国

仁这位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却依然有着深厚

的乡土情结，有着如自己祖辈父辈一样对于土地天

然的亲近感，因而他主动选择弃官归乡、耕读一生。

由此可见，陶少鸿笔下的主人公往往有着一种扎根

乡土而独有的悠远沉实的生命气息。在《百年不

孤》中，作者对于乡土人生范式的书写较之上一部

作品走得更远，更加鲜明地表现了主人公生命姿态

背后毕生坚守的“向善崇德”的乡土精神，寄寓着作

者深刻的人文和哲学思考。

《百年不孤》有着宏阔的历史构架，书写了诸如

大革命、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

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事件，但

作者对于大历史的书写并没有在其波澜起伏中空

悬，而是将之落实到每一个小人物跌宕不定的命运

之中，因此显得分外切实与沉重。

哲学家牟宗三曾经在《周易哲学演讲录》中说

过：“真正的人才从乡间出。”乡绅中绝大多数都受

过旧式的私塾教育和参加过科举考试，随着时代的

进程，他们的子辈或是孙辈接受的是诗书传家的理

念与保持家族荣光的责任，并接受新式教育；因此，

乡绅们是乡土之上的文化精英阶层。在《百年不

孤》中，作者刻意让属于乡土文化精英阶层的几位

人物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走向不同的命运之路，通

过极强的对比性来呈现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小

说中，双龙镇乡绅岑励的三个儿子都受过良好的

新式教育，老大岑国仁、老二岑国义、老三岑国安，

兄弟三人的命运轨迹也许代表着中国知识分子在

面对变幻莫测的历史时的三种人生抉择。受过新

式教育的岑国仁原本是县长秘书，名为“晕血”，实

为对各党派政治势力间的相互杀戮有着本能的反

感，因而主动远离政治旋涡，选择“回归”乡土。岑

国义投笔从戎，成为国民党军官，因抗战杀敌有功，

成为中校营长。他在对国民党失望后转而从商，最

终却被侄子岑佩琪检举为反革命而死。岑国安表

面上是国民政府的一名科长，但实际上却是中共地

下党员，最终被敌人投毒害死。另外，让人印象深

刻的是岑家另一位主动投身于时代政治洪流中的

人物———岑国仁之子岑佩琪，他的形象颇有些革命

小说中“逆子”的意味。他为革命背叛了自己的家

庭与出身，甚至通过检举二叔岑国义来表示自己对

革命的忠诚，但也正是这种忠诚使得他最后在政治

旋涡中迷失，沦为阶下囚十年，出狱后患上了“阿尔

茨海默病”，彻底忘却了一切。岑国义、岑国安、岑

佩琪这几位，最初在清浊难辨的时局面前选择人生

道路时是想要为国为民的热血青年，但最终都迷失

于政治洪流之中，命运被涂抹上了浓厚的悲剧色

彩。相比之下，远离时势、安守乡土的岑国仁反而

得以安然寿终。

作品在对２０世纪中国历史全局沧桑巨变的宏
大展示中，呈现了岑家几代人极具对比性的人生抉

择与命运状态，将主人公岑国仁的命运在时代洪流

的奔进中缓缓铺展开来，并将其乡土人生作为一种

坚守乡土精神的人生范式进行了细致书写。岑国

仁受过新式教育，并且担任县长秘书，但他不满血

腥杀戮的时局，主动选择弃职归乡，颇有“君子有所

不为”的气度。归乡之后，他安于家庭，寄情耕读，

为善桑梓。小说有意弱化岑国仁这一人物的政治

意识与党派觉悟，却注重书写在种种时代变局之

下，当历史的惊涛骇浪向着乡土袭来之时，他表现

出的平和内敛的生命姿态、向善崇德的精神坚守以

及柔顺因循、潜隐退守的文化人格。更为可贵的

是，岑国仁作为双龙镇的乡绅，其一生不仅自己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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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坚守善与德这样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精神，而且肩

负起乡绅阶层的社会责任，利用自身在乡民心中的

影响力去教化乡民、淳化民风。他一边践行着道家

思想，一边张扬儒家价值，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复杂

性与立体性。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有将岑国仁这一南方

乡村世界中的乡绅形象极力雕饰为乡土英雄或是

道德完人，而是十分细腻地展现出他作为“人”的本

真状态，不回避这一人物在向善崇德这一乡土精神

执著坚守下所经历的矛盾与苦痛。如作品开篇，刚

刚弃官归乡的岑国仁用钱粮支援卧龙岭上的游击

队，有为善之意但主要因对杨霖的情愫使然。在

“义仓之殇”这一章，岑国仁在灾荒之时向逃荒的灾

民们施粥，却不料灾民骚乱反而哄抢了聚善堂义仓

与厚生堂，并使得自己的母亲因此惨遇不幸。之

后，一心想报仇的岑国仁终于找到了仇人廖光忠，

并有了可以砸死对方的机会，但最后关头，他终究

下不了手，而是将那块“很重很瓷实，往任何人脑门

上砸，都有可能致命”［４］的石头砸向地面。这些对

于岑国仁人性幽微处的描摹，并无虚饰，而恰恰是

这种最为质朴真切的人性书写让人物在细节中显

得丰满起来，于字里行间获得了生命的温热与

质感。

作品中，岑国仁一生中始终想要安守乡土远离

时势却又始终被时局所牵累的命运，虽历经种种时

局乱象，但以柔顺因循、潜隐退守的文化人格坚守

向善崇德的乡土精神，安然寿终的人生结局，都是

富于象征意味的。岑国仁这一形象及其所体现的

人生范式、乡土精神与文化人格，无疑具有深厚的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这也使得《百年不孤》超越了政

治历史与革命文化的视域局限，进入到了体味百年

民族历史与感悟中国文化本相的深层次审美境界，

显露出辽阔淡远的文化意境，其正如王国维在《人

间词话》中品评李后主的词时所说：“眼界始大，感

慨遂深。”［５］历史证明，写作者也只有不为一时一势

所拘，不困于现世得失，不被世俗之心所累，才有可

能在文学创作中显现大气象与大格局。

　　三　乡村精神法则的精准挖掘

《百年不孤》对中国南方乡土生活进行了立体

化展示，极力呈现出百年南方乡村的生活质感与历

史变迁，在还原一个物质世界与俗世生活的同时，

作品更能穿透乡土生活的肌理，精准地抓住一个更

为广大的“乡土中国”亘久不变的精神内核，即“人

心”这一乡土伦理。

小说对南方乡土世界的立体展示，首先是通过

书写南方乡村生活的大量丰盈细节而实现的，包括

湖南乡村的日常生活、生产劳作、娱乐方式、节庆礼

仪、丧葬婚嫁、传说俗语，乃至饮食穿着、家长里短，

堪称是事无巨细，一一道来。如对当地民俗风情的

描写：开篇写到的“开秧门”祭拜谷王祈求五谷丰登

的习俗，讨庚帖、合八字、报日、告祖礼、开脸、拜堂

等婚嫁仪式，合长生、做道场、趔丧的丧俗，端午节

包粽子、赛龙船、家家户户门上插艾叶和用菖蒲来

避邪消灾的节俗，孩子周岁抓周、喝庆生酒的民俗，

等等。再如乡村日常生活中那些鲜活的细节书写：

岑国仁去烧写废的字纸，是专门在一座六边形四层

的字纸塔里烧，塔身上还刻着“敬惜字纸”四字；野

物为害庄稼，乡人会“赶山”围猎野物，有了收获，见

者有份；客人上门，热情的主人要打荷包蛋、沏擂

茶，还要摆上各种被称为“压桌”的小吃等。还有如

“泥巴萝卜，揩一节吃一节”“竹桠子炒肉”“倒路

鬼”这样极富乡土生活气息的村言俚语。这正如评

论家谢有顺所言：“好的小说，有坚实的物质外

壳———有合身的材料，有细节的考据，有对生活本

身的精深研究。”［６］可以看出，《百年不孤》的作者

以颇见功力的细节描写为自己小说中蕴藉的文化

内涵与精神内核铸造了一个坚实的物质外壳。

其次，作品在对南方乡土社会世俗生活的生动

展示中，显现出了中国乡土世界的种种生活智慧与

人情世故，更为重要的是，小说还触及并呈现了乡

土社会的文化核心，精准地挖掘出乡土社会的精神

法则———人心。

小说对于南方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全方

位细致再现时，读者不难发现，乡绅在乡村日常生

活与乡民们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个农民

从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这就是在满月

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

挥着仪式的进行，要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

乱。”［７］乡村世界里的农村权力结构具有多元性，除

了代表国家权力对农村进行管理的基层干部之外，

在实际的乡村生活中，乡民们还看重乡绅这一民间

权威。学者萧公权认为：“绅士是乡村组织的基石。

没有绅士，村庄可以也真的能继续存在；但没有绅

士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的有组织的村庄生活，

或任何像样的有组织的活动。”［８］

３２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０期）

因此，在传统乡土世界里，仅仅依靠行政命令

是很难完成乡村治理的，还需要民间权威的支持或

者说需要乡绅的组织与主持，才能保证政令的通

畅，从而维护乡村秩序稳定。《百年不孤》中所书写

的从岑吾之到岑励再到岑国仁这三代乡绅，他们

实际上也承担了地方上维持秩序稳定与实现民风

教化的责任。小说通过对岑励、岑国仁父子命运

的铺展以及双龙镇诸生众相的书写，突显出乡村世

界的伦理法则———人心。

正如岑国仁劝说乡民们向善崇德的话语：“人

这一辈子，有时就活在一张脸上。”“人只能比好，

不能比坏，人若比坏，越比越坏。”乡人们为何如此

重“脸面”，因为其代表着桑梓之地乡亲们对自己的

评判高下与尊重与否；人与人之间应该比的是人

心，比的是善与德，是因为在这背后代表的是对于

公道人心的一种敬畏与持守，代表的是乡村社会中

无形却又是最重要的伦理法则———人心。人心也

是乡村世界中的民间权威者们自我约束自我反省

自我鞭策的一种内心法则与道德规约。小说中有

一处耐人寻味的情节，岑励在地主批斗会的混乱

中被人用竹扫把打了，虽未受大伤却心中耿耿。他

四处打听是谁打他，他并非为了报复，而是执著地

想知道“我究竟哪里做错了”，借此自省。最后他终

于从一个后生那里得知是对方意外误伤了自己，这

才心中释然、含笑而逝。岑励一世与人为善、躬

行仁义的品行也得到了双龙镇“人心”的肯定，在送

葬时乡亲们以“趔丧”这种极具民间地域色彩的方

式隆重地表达了对他的崇敬，他的无疾而终更是被

作为一个好人有好报的例证在乡亲中口口相传。

而同为善人“吾之公”后人的岑仲春，也就是菁华堂

的主人，却因沉迷于打牌赌博、品性不佳，所以年虽

长却德不高，双龙镇的乡民们自然也就没有给予他

如厚生堂主人岑励、岑国仁父子那样的尊敬。这

就是传统乡土社会中“人心”这一伦理法则的真实

显现。

可以说，对于像岑励、岑国仁这样的乡绅而

言，自己桑梓之地乡民的精神认同才是他们在乡村

声望与权威的主要来源，也是他们作为一方乡绅的

荣光所在。乡土之上的乡绅以人心来约束与反省

自己，而生活在乡土之上的民众也是如此。乡民们

对于乡绅声望的承认与敬仰其实正是源于对诸如

德与善这样的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的认同，他们也

由此而竭力去仿效本地乡绅的品性与行为，并最终

成就了一乡一村之民风。小说中地属湖南湘西的

双龙镇，在漫长的岁月中受到了多次历史洪流的冲

击，诸如抗日战争、国共战争、土地改革、社会主义

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等，虽然也有像廖光忠、郭癞

子、郭援朝这样的人物存在，但更因为有岑励、岑

国仁这样的人物作为榜样，这一乡土世界在整体上

呈现出传统温厚、民风淳朴的特点。

小说洞穿了南方乡土生活的肌理，触及到了其

文化与精神的核心，显现了维持乡土社会最为重要

的内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可以说，《百年不孤》中

岑国仁安守一生的双龙镇，也许就是真实的南方乡

村世界，也是一个真实的“乡土中国”的缩影，而

“人心”则是其朴素而恒久的精神法则，也是具有

“乡土”特色的中国乡村伦理。

长篇小说《百年不孤》从正面铸造了伫立在乡

土之上的乡绅形象，书写了百年南方乡土社会的日

常生态与人文景况，探寻了乡土中蕴藉的德与善这

样的中国文化精神与民族文化基因，可以将之视为

是“乡土中国”百年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一个精妙缩

影。《百年不孤》不仅以文学的方式复活了“乡土

中国”百年历史的鲜活肉身，更探寻与弘扬了民族

传统文化的精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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